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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聂勒的诗歌清新自然，将佤族母语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汉语语言的运用中，其诗歌体现出了词与词的超常

搭配。词与词的搭配，语义关系是其要素之一，聂勒诗歌偏正结构中的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搭配特点：

表人语义特征的词、表具体事物语义特征的词与表抽象事物语义特征的词这三者常常形成语义的偏离，

出现了超常搭配。聂勒诗歌形成超常搭配的心理机制是：诗人思维的突破、情感的交织与联想、想象的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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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e Le’s poetry is fresh and natural, infused with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Wa ethnic language 
into the use of Chinese. His poetry demonstrates unconventional collocations between words. In 
word collocations, semantic relations are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o-
cations between modifiers (attributives and adverbials) and headwords in the endocentric struc-
tures of Nie Le’s poetry are as follows: words denoting human semantic features, words denoting 
concrete object semantic features, and words denoting abstract object semantic features often 
exhibit semantic deviation, resulting in unconventional collocation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
nism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unconventional collocations in Nie Le’s poetry include: the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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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in thinking, the intertwining of emotions, and the play of association and imagin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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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语之间的搭配有两种情形，一是正常搭配，即词和词之间符合语法规律、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和

习惯的搭配；一种是非正常搭配，即不符合词和词之间语法规律、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和习惯的搭配。

非正常搭配对规范来说是一种变异，但如果此搭配有了特别的表达效果或者修辞效果，这种现象被称为

超常搭配[1] (p. 3)。 
聂勒，佤族诗人，是佤族中用汉语写作并出版诗集的第一人，诗歌中有大量的民族文化特质、民族

文化历史、传统风俗以及地域风情的描述，充斥着浓郁的佤族气息。聂勒的诗歌清新自然，他将佤族母

语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汉语语言的运用中，用本民族的审美情趣进行汉语创作。所以聂勒诗歌中词语与词

语的搭配突破常规的束缚，表现出超常搭配。 

2. 超常搭配中语义的偏离 

词与词的搭配，语义关系是其要素之一。规范的语言表达是要考虑词语搭配的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或

者生活中的习惯用法。如“人类的情感”，定语是人类，而中心语就是正好与人类与之相配的“情感”。

邵敬敏认为，两个词语能够组合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换言

之，语义特征决定了句法组合的可能性，某个或某些共同的语义特征是彼此间相互选择匹配的前提条件

和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任何结构的组合必须遵循“语义一致性”这一基本原则[2]。 
但在超常搭配中，在符合语法规则的前提下，正是因为语义特征的偏离才造就了非凡的表达效果，

词语的偏离搭配在适合语境之下让人感受到了语言的新奇，有了比常规搭配更佳的效果。这种超常搭配

有语言理据，周春林“词语的偏离搭配是以‘语义激活扩散’为语言理据，词语的偏离搭配表现为搭配

项之间的语义偏离。潜、显搭配项同处于一个语义网络中，也同处于一个搭配场中。共同的文化背景和

共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共同的语义激活和扩散，也使得表层的偏离搭配形式在深层具有可接受性和合理

性”[3]。他提出了超常搭配的四个搭配项：显性的搭配前项和后项、潜性的搭配前项和后项，它们共同

形成了一个超常搭配场。如在聂勒的诗《山雨》中“大山被淋漓以后，透过灰暗的窗子往外看，只看见轻

描淡写的村落”1，轻描淡写本义指描绘时用浅淡的颜色，现在多形容话语轻轻带过，显性的搭配前项“轻

描淡写”与显性的搭配后项形成偏离。但实际上诗人是想表达大雨淋漓之后，只能看见稀疏的村落，不

能看见原貌，所以零度的搭配应该是“稀疏的村落”。此处，“轻描淡写”与“稀疏”有深层的语义相关

性，形成了超常搭配。聂勒诗歌中的偏正结构普遍存在着定语、状语和中心语表层语义的偏离。 

Open Access

 

 

1聂勒：《我看见》，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年。后文出现的有关聂勒诗歌的例子都来自于这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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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聂勒诗歌偏正结构分析 

聂勒诗歌偏正结构中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搭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人语义特征的词、表具体

事物语义特征的词与表抽象事物语义特征的词这三者常常形成语义的偏离，出现了超常搭配。 

3.1. 表人的特征的词与表物的特征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型指的是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语义特征分别为人和事物，并且经常可以互换，因此可分为表

“人” + 表“物”和表“物” + 表“人”两个小类。表“人” + 表“物”指定语、状语具有人的思想

感情和行为特征，而中心语是事物，不具有思想感情和行为能力。例如： 

(1) 我像骄傲的主人/慷慨地打开所有房间/让野性的阳光跑进来。《光芒》 

(2) 很远的地方/你来到佤山的深处/一座又一座山峰/一路陪你行走/你像迷惘的甲虫。《西盟山上》 

(3) 在一条流动的溪边/我与一条青鱼交谈/我说/无数条河流即将消失/呃/小鱼忧伤地回答。《回答》 

上面的例子中的定语与状语“野性”“迷惘”“忧伤地”描述地都是关于人的特征与情感的词，但搭

配都是具体的事物“阳光”“甲虫”“小鱼”，形成显性的搭配偏离。(1)和(3)是通过拟人的修辞格形成

词与词的超常搭配，(2)中甲虫如何能迷惘？其实迷惘指向的是诗中的“你”。 
表“物” + 表“人”指定语、状语是事物，而中心语一般具有人的思想感情或者行为特征。例如： 

(4) 夜的恬静/夜的沉重《这是一个小小的夜晚》 

(5) 看那些边地的树/他们常年披挂风霜/沐浴着岁月的尘土/默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和平的诗句《边地的树》 

在例句中，“恬静和沉重”都不是夜所具有的特征，“尊严”也不是祖国所具有的特征，都是属于对

人的特质的描写，所以定语和中心语表层语义出现偏离。之所以形成超常搭配，是因为夜与恬静和沉重

有某种深层的相关性，夜晚是安静、黑暗的，与恬静和沉重有深层语义的相关性。祖国的尊严用了拟人

词格形成超常搭配。 

3.2. 表具体事物的词与表抽象事物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指的是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语义特征分别为具体事物和客观事物，并且可以互换，因此可以

分为表“抽象事物” + 表“具体事物”和“具体事物” + 表“抽象事物”两类。表“抽象事物” + 表
“具体事物”指定语、状语为抽象事物，中心语为表具体事物的语义特征。例如： 

(6) 快到山腰的时候/梦一般的山岚盖了下来/把一座山淹埋了。《山岚》 

(7) 我用回忆淋湿我的南方/那盘根错节的历史/从黑暗的隧道穿出。《我的南方》 

在上面例子中，显性的前项“梦一般”“用回忆”都是抽象的事物，但“山岚”“淋湿”表达的都是

具体的事物，形成了搭配偏离。“山岚”指的是山间的云雾，有“飘渺”的特点，而梦是转瞬即逝，让人

抓不住的，所以“山岚”与“梦一般”有深层的语义关系；“淋湿”的前项一般是用“水”来搭配，“回

忆”与“水”都有“无限漫延”的特点，也有深层的语义关系。 
表“具体事物” + 表“抽象事物”指定语、状语为表具体事物语义特征，中心语为抽象事物。例如： 

(8) 啊，山岗，啊，妈妈/当回到你们身边/我沾满风尘的幸福/总那样深沉/那样绵长。《在那美丽的山岗》 

(9) 我要回去晒晒太阳亲亲母土/我要把潮湿的回忆将乡土淋成伟大的颂辞。《我的南方》 

沾满风尘一般与具体的事物如“衣服”等搭配，潮湿的也与“路面”等具体事物搭配，形成了显性的

搭配偏离。用“沾满风尘”搭配幸福，表达了幸福的来之不易，用“潮湿”搭配“回忆”，让回忆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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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感，可视。 

3.3. 表具体事物的词与具体事物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型指的是定语和中心语都是表具体事物的语义特征的词。例如： 

(10) 大山提着灯笼一样的月亮/走在大地上/走过中国的乡村。《低处》 

(11) 在如此深沉的寂寥的夜晚/比月亮明亮的街灯清晰在夜色。《夜晚》 

这两个例子分别用了比喻和夸张的修辞形成词语词的超常搭配，将月亮比喻成灯笼，让“山”可以

“提着”，表达了中国的乡村总有那一座山和一圆月；“比月亮明亮的街灯”突出了街灯在夜晚的清晰。 

4. 聂勒诗歌超常搭配的心理成因 

修辞作为人类基于交际与表达需求而进行的语言策略性调控行为，始终内嵌于具体的言语实践中。

从日常会话到文学创作，这种有意识的语言调整行为如同隐形的语法规则，既服务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又承载着主体的情感意图。而人的言语活动本质上是心理活动的外化呈现——当个体组织语言时，大脑

的认知系统、情感中枢与思维网络同步运作，使语言符号成为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修辞活动的本质是

主体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审美心理实践，即修辞过程受修辞主体的感知、情感、联想、想象等审美心理

因素的支配。超常搭配作为一种积极修辞，交际主体的心理机制的参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王希杰

“语言在理论上是具有无限的生成能力的，但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是受到说话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机能

限制的”[4] (p. 145)。但聂勒正是因为积极调动心理机能，突破语言规范的束缚，所以诗歌中表现出来的

的超常搭配有了非凡的修辞效果。 
首先，思维惯性的突破。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犹如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每个字词、

语法规则都是不可或缺的零件。在社会交际的庞大机器运转中，唯有遵循语言规范，交流的齿轮才能顺

畅咬合，信息与情感才能得以准确传递。对于在汉语普通话环境中成长的人们而言，语言规范早已如同

镌刻在基因里的密码，从牙牙学语时的发音纠正，到求学阶段的语法训练，再到日常交流中的遣词造句，

任何不规范的语言使用都会被及时修正。这种长期的语言规训，悄然间在人们的思维中筑起一道道无形

的围墙，使得多数人在交际时不自觉地选择那些合乎规范却如同陈酿已久、失去新鲜口感的程式化语言，

陷入思维惯性的泥潭难以自拔。聂勒，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出生成长于西盟阿佤山腹地一个只有 20 户

人家的村落里。且佤族是一个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佤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

方法影响着聂勒。聂勒曾说：“我的写作是双重的，这跟我使用的符号属性有关，我的母语是佤语，我的

国语为汉语。在家里，我用佤语说话、唱歌；走出家门，我必须用汉语与这个世界对话和唱歌；我用佤语

思考或者写作，也用汉语思考或者写作，二者交替并行，这双重写作方式决定了我的创作意象。”[5]当
聂勒拿起笔，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时，佤语所蕴含的原始思维、独特意象与鲜活表达，如同打破平静湖

面的石子，在汉语的语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他不再受限于汉语常规的表达模式与思维定式，能够以一

种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描述生活。那些源自佤族文化的神秘传说、质朴情感与独特认知，被他巧妙地

融入汉语写作之中，使文字既保留了汉语的规范与优美，又增添了佤族文化的神秘色彩与独特韵味，成

功突破了思维惯性的束缚，在诗歌创作的领域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次，情感的交织。在诗歌的艺术殿堂中，情感始终是驱动创作的核心引擎。对于佤族诗人聂勒而

言，情感的真实性不仅是其创作的根基，更是促使个人言语变异、推动语言表达形式创新的关键力量。

美的语言往往诞生于复杂的心理情感交织之中，这种交织在聂勒的作品中，深刻地影响着他对世界的感

知与表达。作为一个佤族诗人，无法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佤山大地中的一切都可能被现代文明所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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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诗人一边思念着故土，一边又无法不感到悲哀。如在《河流》中写到，曾经有多少这样/干净清澈的

河流/流过我们的土地/然后又神秘地死去。“干净清澈的河流”在诗中不仅是对佤山自然景观的写实描绘，

更是诗人心中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故土文明的象征。河流的流淌，恰似佤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承载着

世代相传的部落历史、神秘庄重的祭祀仪式以及质朴独特的生活方式。而“神秘地死去”这一拟人化表

达，将河流干涸这一自然现象转化为文化消逝的情感隐喻，深刻地体现了情感投射对意象重构的影响，

完美诠释了从情感投射到意象重构再到语言创新的创作路径。这种语言变异并非偶然，而是诗人内心情

感的必然表达。当聂勒面对佤山大地在现代文明浪潮中的变化时，内心的情感如汹涌的潮水，冲破了常

规语言的堤坝，催生出独特的诗歌语言。他通过对语言的巧妙运用，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意

象，使读者能够跨越时空与文化的隔阂，深刻感受到他的情感脉动。 
最后，联想和想象的发挥。在修辞活动中，当修辞主体的情感被语境激活，便如投入湖面的石子，

激荡起心理结构的整体运转，促使联想与想象突破现实边界而自由驰骋。诗人生活在大都市里，一遍遍

地用诗歌回忆佤山大地的一切，比如回忆西盟山、圣湖、金沙江、回忆故土最平常的夜晚、树木、秋蝈……

诗人在回忆时充分发挥了联想与想象，将佤山大地中的一切灵性地展现出来。在《这是一个小小的夜晚

中》“夜狗的叫声稀稀疏疏地，像是在敲击着夜的铜锣”，诗人对夜狗叫声的描绘堪称精妙绝伦。诗人别

出心裁地选择“夜”作为修饰铜锣的定语，形成了一种打破常规语言逻辑的超常搭配。在现实世界中，

铜锣通常是人类手中的乐器，而诗人却将其赋予了“夜”这一抽象概念，瞬间打破了读者对夜晚的固有

认知。这一巧妙的联想，让原本寂静无声的夜仿佛拥有了生命，化身为一位神秘的乐师，用铜锣的声响

演奏着夜的乐章。读者在品读诗句的瞬间，仿佛置身于那片被夜色笼罩的故土，真切地感受到了夜晚如

潮水般的包围感，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鲜活而富有诗意。这些充满灵性的联想与想象，赋予了诗歌独特的

艺术魅力。诗人通过对联想与想象的巧妙运用，将佤山大地的风土人情、生活场景以及内心深处的情感，

编织成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让故乡的记忆在诗歌中永恒绽放。 

5. 结语 

聂勒以非凡的语言创造力，打破常规桎梏，通过词语的超常搭配，深度挖掘汉语潜在的表达可能性，

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内容和形态。他笔下，古老佤族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与精神世界，化

作灵动的文字跃然纸上。聂勒不仅重构了语言的诗意空间，更将佤族人民世代传承的记忆，以细腻且震

撼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位读者。这些文字犹如时光的琥珀，封存着佤族的创世神话、祭祀仪式、生活智慧，

让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在现代语境中重焕生机。在字里行间，读者得以真切触摸到佤族人民的爱与痛——

那是对故土深沉的眷恋，是面对时代变迁的困惑，更是对民族未来的坚定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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